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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声

盱江水冲散纤云的倒影
把鹅卵石磨得透亮
蝉鸣粘在橘林
草丛深处，漏进细针似的骄阳
惊飞了几只蚱蜢

农人擦汗，拧开冰汽水的瓶盖
无数气泡在喉间
炸满清凉

风忽起，卷过千顷稻浪
乌云像浸了水的棉絮，沉沉压下
雷声从天边滚来
雨点打穿荷塘翠盖
群蝉倏地噤声

雨霁天晴，草木屏息
唯余莲蓬垂首
将浑圆的水珠，滴落在
光影晃动的青石上

原来最喧嚣的蝉歌里
藏着最先弯腰的谷穗
而五月飘落的橘花
早已将甜香
悄悄酿入
正在长大的青果

夏晨的契约

朝阳似赤马
跃过群峰
蘸露的新枝轻颤
摇落点点碎金

清风卷动万骑蹄声
穿过
幽谷的深林

我登上峰顶
脚下云海翻涌如诺言
远方山脊的琴弦
拨散几缕薄烟
荷香浸染的曦光游弋着
将天幕的蓝 酿成琥珀色的蜜

寥廓天地间
万物在澄澈中
同签一纸永恒的契约
庄重地
钤落金印

夏日村居

数点白羽在翻飞
远山是松针缝制的青瓷盘

稻香在穗尖走钢丝
塘水铺开绿绸，任风折叠

山影在塘底打盹时
蝉在试新弦
蛙鼓起腮帮

我把竹帘卷到最顶处
卧看云朵
蘸着蓝釉在天空写字——
忽左，忽右
一行，又一行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检察院）

夏日（组诗）

赵敏

驸马山，实际上根本算不上什么
山，就是个土山坡。在我儿时的印象
中，它似乎总是泥乎乎灰蒙蒙的。晴
天，一阵风吹来，就像来了沙尘暴，衣
衫落满灰尘，眼睛和嘴巴里沙沙的，
是常有的事；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不
穿胶靴，走不了路。

舅舅舅妈家就在那里，他们老两
口儿直到离世，都没有搬离过。小的
时候，我最喜欢到舅舅家去玩。尽管
要甩腿走二十多里的山路，但也挡不
住我对这个小山坡的依恋。

1.
村里没有严格的布局，也没有正

经的路，横七竖八散落着矮趴趴的土
坯草房。不过，舅舅家的房子是三间
大瓦房，砖砌瓦盖，在一片土坯草房
中，有鹤立鸡群的感觉。舅舅有三个
儿子，个个都是壮劳力，都能挣满工
分，再加上舅妈还有一手绝活，日子
自然过得滋润。

穷乡僻壤原本与大富大贵八代
不连宗，可这个小村落又偏偏有一个
高贵而神秘的名字。一部黄梅戏电影

《女驸马》，把“驸马”一职做了普及。
原来，皇帝的女婿才叫驸马呢！难不
成此地还与皇帝沾亲带故？

传 说 古 代 ，也 不 晓 得 是 哪 朝 哪
代，一个皇帝老儿的女婿死了。出殡
时，皇帝要面子，给女婿操办一个风
光大葬。从皇宫里一次性走出五支送
葬队伍，就像复制的一般，棺材规制、
出殡阵势、吹吹打打的调子，都是一

模一样的，浩浩荡荡、热热闹闹。一出
皇 城 ，五 支 队 伍 就 往 不 同 的 方 向 走
去。其中一支就走进这个村落，把驸
马爷的棺材下葬在这里，至于那个皇
帝的女婿是否真的躺在里面，就不得
而知了。驸马山由此而得名。

这个故事，我是听舅妈说的，她
讲得很生动，绘声绘色，好像她亲眼
见过一样。

“一个人死了，用五个棺材，多浪
费呀？”我好奇地问。

“ 那 是 为 了 防 盗 墓 贼 。”舅 妈 笑
着说。

好多次，我想去看那个驸马的坟
墓，但都引起舅舅、舅妈和表哥们的
一阵哄堂大笑。在他们看来，那纯粹
就是个传说故事，谁会当真呢？然而
年 少 无 知 的 我 ，还 真 觉 得 有 这 回 事
呢，但他们怎么觉得好笑呢？

2.
春节到舅舅家拜年，是我们十分

向往的事。舅舅舅妈总是热情相待。
尤其是舅妈，总是笑吟吟的，一会儿
拿炒米糖、花生酥给我吃，一会儿塞
给我一个鸡腿、鸭膀。在那个买肉要
肉票、买糖要糖票的年代，有这样的
口福，是馋嘴的孩子最难以忘怀的。

“ 莫 笑 农 家 腊 酒 浑 ，丰 年 留 客 足 鸡
豚”，成年后，每当吟诵起陆放翁的这
首诗，舅妈张罗的满桌酒菜的香味，
和饭桌上的欢声笑语，总在我的脑海
中回放。

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舅舅家里的
那把手枪。当然不是真家伙，是演样板
戏的道具，俗名驳壳枪。枪上配有牛皮
枪套，装上火辣子，就能打出“啪啪”
声。喜剧明星陈佩斯、朱时茂演的小品

《主角与配角》里，他俩为当“主角”，争
来夺去的那个道具，就与舅舅家那把
枪一样。

当时，舅舅是生产队队长，三个
表哥也都在宣传队里跑龙套，负责保
管部分演出道具，驳壳枪就是其中之
一。每次，舅妈都会从被褥下面摸出
这个“宝贝”给我玩。

我斜挎着戴套的驳壳枪，再在脖
子上系上白毛巾，模仿起《沙家浜》里
的郭建光。那时候，我就在舅舅家门口
的稻场上走着台步，扯着嗓子唱起来：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
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
一批村邻被吸引来围观。他们夸

赞，街上的娃子就是能干，唱得像真

的一样。我感觉好极了，对舅妈的亲
近也增加了不少。

3.
舅妈十分好客，厨艺也好。过年

时，人来客往不断，吃完饭的桌子要
抹上几遍，但也不见她有一点烦躁，
一个人系着围裙，忙里忙外，脸上总
是带着笑容。我们小辈离开时，她总
是 站 在 门 口 的 小 土 坡 上 ，挥 手 送 我
们。我们转过几道土埂路，跨过几条
小河沟，回头还能看见舅妈的身影，
真有点像电影里乡亲们送亲人远行
的镜头，依依不舍的。我们也不时回
头 ，向 变 得 和 句 号 那 么 大 的 舅 妈 挥
手 ，也有点“挥手自兹去 ，萧萧班马
鸣”的味道。

“舅妈好，可她不是你舅家三个孩
子的亲妈。”有一天闲聊时，母亲对我这
样说，吓我一大跳。这怎么有点像样板
戏《红灯记》里的桥段呢？痛说革命家史
那段，李奶奶坐下问铁梅：“你爹好不
好？”铁梅答：“爹好。”李奶奶说：“可爹
不是你的亲爹。”铁梅说：“奶奶，您是不
是气糊涂了？”奶奶说：“奶奶也不是你
的亲奶奶，咱们三个人本不是一家人，
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和铁梅一样，我也急于从母亲嘴

里找到答案。那天，母亲给我说了一
段大人们的往事。原来，舅舅曾经有
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和原来的舅妈离
婚后，才与现在的舅妈结合。

舅妈一进门，就承担起责任，对
舅舅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孩子小时
候为他们做衣做饭，等他们长大了，
又张罗着为他们娶媳妇成家，把家里
家外操持得井井有条。

而且，舅妈还有一手绝活——会
看无名肿毒，这也让她在周围百八十
里范围内小有名气。总是有一些满面
愁容的人找到舅妈，他们是慕名而来
的。舅妈热情接待，用膏药、汤药给人
治疗，效果好得很！舅妈会看疑难杂
症，又不乱收人家的钱，赢得了好名
声，用舅妈自己的话说，是积德。后来
我听母亲说，舅妈的绝活来自她祖上
传下来的秘方，和所有的秘方一样，都
是“传男不传女”，但舅妈是独生女，又
勤奋好学，也就掌握了这门绝活。

舅舅舅妈先后辞世，已有二十多
年了。二十多年间，驸马山经历了巨
变，村民的生活更加富裕，村容村貌
也焕然一新。宽敞的水泥路把全村划
分成几个不同的功能区，鳞次栉比的
小 洋 楼 整 齐 布 局 ，小 汽 车 在 村 里 穿
梭，沙尘和泥泞不见踪影，过去穷乡
僻壤的小山村如今成了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点。三个表哥都已子孙满堂，
尽享天伦之乐。驸马山的故事，也被
赋予了浪漫光亮的色彩。

（作者单位：安徽省宣城市人民
检察院）

驸马山
杜爱鹏

◇木耳
我退休后，居住在一个小山村，

这里到处绿油油的，鸟语花香，生机
盎然。

我家屋前屋左，有一大一小两口
池塘。小池塘四周，砌了石头，可是每
年这时候，杂草尤其是谷皮树就从混
凝土里钻出来，枝繁叶茂，强大的根
系对塘堤造成威胁。

“我们去砍谷皮树吧。”妻拿着旧
雨衣、柴刀、镰刀和锯子，叫我一起前
往小池塘边。

我时而将旧雨衣铺在地上，趴下
去，割、砍、锯；时而站在池塘边的水
泥台阶上，掰、折、摇，尽量“斩草除
根”。妻在一旁递工具、接树枝，忙得
不亦乐乎。

完全除掉树根，基本上是不可能
的。谷皮树狡猾，根系深深地躲在石
头缝里，怎么扯也不出来。它们的目
的，在于预留我们明年的工作任务。

那 就 慢 慢 来 吧 ，将 挑 战 进 行
到底。

在一棵枯死的树蔸上，我发现了
很多黑色的耳朵，那是树对世界的倾
听，那是木耳。

“收获不小呀。”打麻将回家路过
的邻居志婶，看见我堆放在地上的木
耳，说道：“炒肉吃，炒蛋吃，都要得。”

夫妻俩忙了一气，池塘边的草与
树终于处理掉了。我将木耳洗了一遍，
泡在水里，妻看了看，说：“明天吃吧。”

◇早晨
早上六点多，洗漱完毕，推开门，

看见前坪是干的，没下雨，遛狗去。
旺 旺 狗 跃 跃 欲 试 ，尾 巴 摇 得 老

高，它喜欢有人陪着去散步，也许心
里踏实些 。遇见础姨摘茶叶 ，她说 ：

“茶叶一百元一斤，比遛狗强。”这是
她的哲学，我有我的哲学。遛回来后，
继 续 把 旺 旺 狗 拴 起 来 。下 午 四 到 六
点，是它自由活动的时间。

“小池塘浮了几条鱼，你去捞上
来埋了。”自从回老家当农民，安排工
作的换成了妻。早几天赶集，她买回
十几条小鲢鱼放生，出现了死鱼。我
用捞子捞上来，埋在一棵板栗树下，
让它们做肥料，发挥余热。

大池塘里的鱼，饿得发慌，我扯
些青草扔下去，立马引来了这些饥饿
的嘴巴，一个浪一个浪打过来，池塘

仿佛沸腾了。
草实在太多，把果树团团围住，

大有围剿之势。我拿着锄头跟它们对
着干，像理发师一样剔除杂草。许多
树已经挂果，长势不错，得精心呵护。

◇洗澡屋
“建一个洗澡屋吧，以前那个屋

子顶用，鸡一边洗澡，一边晒太阳，病
痛都少些 。”妻下达了指令 。我能做
的，就是照办。

我退休前，在县城郊乡烟塘村谢
家塘养过十多年鸡。在鸡舍旁，将一
个三轮车的顶盖当屋顶，做了一个简
易的洗澡屋，鸡喜欢在里面洗澡。所
谓洗澡，就是在干爽的土里不停地
刨，拿翅膀拍打，用黄土清洗身上的
虫子。

我现在的鸡舍，在住房前、大池
塘下的桂花林里。鸡舍门前有一大
片空地，我与妻选定一处高地，准
备用废弃的接收信号的电视铝锅做
屋顶，建造洗澡屋。

那地方有一堆干柴，是锯掉的
枯 死 的 桂 花 树 。 得 把 这 堆 柴 搬 开 。
掀开一截木头时，忽然发现一条蜈
蚣，长度估计在十厘米以上，我立
马想将它剁烂。

“蜈蚣是一条命，又没咬你，打
死它做什么？”妻责怪起来，“是你自
己不讲规矩，没戴手套。”我没回嘴。

等我戴上手套，蜈蚣已经不见
了 ， 是 我 家 的 母 鸡 阿 美 收 拾 了 它 。
妻说：“我上次在树下，也发现一条
很长的，让它走了。”

刚把柴搬走，就下雨了，等雨
停了，再来建洗澡屋。为了我家的
鸡们舒适，我得把它建好，到时候
好通过妻的验收。

◇挖草
今天下午的主要任务，就是挖

草 ， 辣 椒 树 已 经 长 成 ， 该 栽 种 了 。
邻家大爷大妈路过，啧啧称赞：“这
么 体 面 的 苗 子 ， 到 时 候 留 给 我 一
点。”我用耙头一耙一耙地挖，妻戴

着手套一根一根地捡，满了一塑料
桶就倒到菜园外的一个地方去。往
往，一块土能装上好几桶。

我家原先有两个菜园，一个在
屋前大池塘南边，一个在西边，因
为地势高，浇水不方便，靠扁担挑
或机子抽。我回来后，在西边菜园
下 边 找 了 一 块 空 地 ， 开 辟 成 新 菜
园。这里地势低，可以从大池塘放
水，我挖了水沟，纵横交错，灌溉
极为方便。

就是杂草多，甚至还长了许多葛
根、谷皮树，我已经“扫荡”好多个回
合了，依然春风吹又生，不容易对付。
部分已经栽了莴笋、泥白菜、大蒜等，
长势不错。

最难除的，是喜旱莲子草与牛筋
草，根系相当发达。喜旱莲子草哪怕
只 剩 下 半 寸 根 ，都 可 以 长 出 一 片 绿
洲，生命力极旺盛。牛筋草的根，动辄
一两尺长，非掘地三尺不可以穷尽。
小半天 ，才挖完两块土 。“现在辛苦
点，下点功夫，以后就松泛些。”妻不
辞劳苦，我当然只能跟进了。

人 有 时 候 就 是 荒 唐 ，以 为 割 一
通 ，锄一下 ，打点除草剂 ，就一劳永
逸。殊不知，对待喜旱莲子草、牛筋草
这样难缠的“钉子户”，得斩草除根，
不留死角，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然，
就是事倍功半。

◇赶场
“明天去碧泉管区赶场，买点菜

秧回来。”昨天晚上，妻就计划好了，
我说要得，开车去。

乡下超市少，没有固定的长期营
业的农贸市场，赶场为村民买东卖西
提供了便利。我所在的碧泉村附近有
两个集市，一是北边的郑家坳，阴历
逢一、六 ，南边的碧泉管区新塘 ，逢
四、九。

早餐后，我俩就出发了。一路上，
来来往往，肩挑手提的人，都是赶场
的。“茄子苗多少钱一只？”妻问。“一
元钱一只。”中年妇女回答。问隔壁一
个老头，五角。中年妇女说：“你买他
的吧，我的质量好，不愁没人买。”据
说都是红长茄子，看不出谁好谁歹。

付款时，因为没带现金，只能扫码。老
头没有码，委托旁边一个小老头收。

在一位大嫂手上买了两根番茄
苗，她照样没有码，妻买了几个包子，
找来一元钱现金给了大嫂。在础姨摊
子上买了两双鞋垫，两元钱，妻说太
便宜了，扫给她三元钱。

妻兴致勃勃，还买了脐橙、热豆
腐等。我除了拍照，好像没什么可做。
遇到不少熟人 ，和我打招呼 ：“退休
好，轻松。”“农村空气好，自由自在。”

回家后，妻忙着喂鸡狗，我去给
挖 好 的 菜 地 施 肥 ，下 午 栽 茄 子 和
番茄。

◇山莓
从场上回来，我与妻分工合作，

一起去施肥。一是给已经栽种的丝瓜
苗追肥，二是给准备栽种的茄子、番
茄苗施底肥。

我负责打窝，两蔸丝瓜苗之间打
一个窝。丝瓜苗随遇而安，积极向上，
不讲条件。那块地是新开的，最近雨
多，积了许多水，本以为丝瓜苗会受
不了，谁知平安无事。

然后是替已经整好的菜土打窝，
妻在一旁督促，尽量打大些，好放肥
料。草木灰、磷肥、菜枯、复合肥，每个
窝都装得满满的。灌了这么多营养，
不愁没菜吃。

“去担一担洗沙土放到窝里，便于
生根。”茄子与番茄共九蔸，九个窝，一
担确实够了。“哪里有？”“那边。”妻背
着锄头，我带着箢箕，来到大池塘边的
山下。山是东西走向，沿山下修了一条
水泥路，临山的那边一条过水沟，路的
这边是菜地，多是洗沙土。

上了一担洗沙土，我准备担走。
妻拿着锄头挖柴草，因为挡住了路，
影响行走。忽然，妻惊叫起来：“嗬，野
草莓！”我望过去，只见一树红红的果
子。“你也试试！”边说，边摘了几颗递
过来。酸酸甜甜，味道不错。

“吃多少，摘多少，就当栽了一棵
果树，随时来吃新鲜的。”我对妻说。

“差点让我锄掉了，原来是美味。”妻
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我将洗沙土放
到窝里后，返回用手机识别，才知道
这 所 谓 的 野 草 莓 ，真 正 的 名 字 叫
山莓。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县人民
检察院）

村居琐记
刘闻冰

检察诗人作品展
我的乡愁故事

细雨蒙蒙，长江挡住了我的视界
无边无际的水域漂着轮船
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她的奔腾
冲击的淤泥成为滩涂
缠绵的支流开枝散叶

宝山是低伏的——明朝陈瑄疏浚黄
浦江

淤泥堆成入海口的土山
越低就越开阔

我拒绝沉没，却改不了水命
“逝者如斯，而水终归于海”
长江走到水穷处
一转身汇入大海的波涛
我把自己交给诗
化为江南最轻的一滴雨

（作者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长江入海口一瞥
曹小航

满庭芳草 曾闻水彩作品

这是一间年代颇为久远的老屋。
虽然岁月沉淀，饱经沧桑，但它里里
外外，透射着不同凡响，香飘四溢。它
的香，是清新、清廉与傲气的结合体，
纵使四季枯荣，依然迎风歌唱。

这是我们在一处廉政书屋邂逅
了“ 廉 ”花 一 朵 之 后 ，一 番 深 深 的
感悟。

1.
诸多曾去福建省东山县樟塘镇

港西村游览的亲朋好友都夸赞道，港
西村有一处名曰“清廉斋”的廉政书
屋，可观可感可思索。一个星期天，我
与东山县检察院的几位检察官相约，
一同前往港西村，一睹这个廉政书屋
的魅力，欣赏那里的“廉”香飘溢，聆
听那“廉”花物语。

刚走近一间寻常农家平房，引路
的港西村陶斋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松峰便不无自豪地介绍道，“清廉
斋”自开放以来，来这里参观学习调
研指导的，不仅有市县主要领导、当
地党员干部，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干
部、普通群众。

由一间寻常的农家房屋转换而

来的“清廉斋”，究竟有何魅力，能够
聚得这么旺盛的人气？

“它虽然小，但根植于农村，接地
气，是‘以廉化人’的‘最后一米’。人
们觉得它既亲切又清新，可看可亲。”
这是在此游赏的一位游客的话。

随后，我们走进了“清廉斋”。
只见对门正中墙上，悬挂着一幅

“墨荷图”；进门右手边，有个原汁原
味的农家灶台，上面的蒸屉里摆放着
一个个引人注目的农家“红龟粿”，墙
上还贴着一张“清廉食谱”；而与灶台
毗邻的一张案桌上，整齐摆放着一册
册书籍；一位爷爷带着俩孙女，坐在
案桌旁，有滋有味地阅读着图书。

“爷爷，这是什么？”孙女问得稚
声稚气。

“这是啊，莲花从淤泥探出来，露
出水面 ，花儿开放 ，香气飘逸 ；你们
啊，要像这荷花一样，虽然从泥土里

生长出来，却不被淤泥沾染到一丝一
毫……”爷爷边指点边解释道。

观其景，听其言，尤其是爷孙的
这番对话，让我们不禁觉得，这种润
物无声的促膝熏陶与通俗易懂的要
义解读，不就是这间廉政书屋所生发
出来的独特魅力吗？

2.
“清廉斋”这朵“廉”花，可谓聚合了

众人之智慧与力量，“创作”了这么一方
根植于乡村沃土的廉政教育阵地。

东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方艺荣，希望将廉政书屋作
为 一 颗 根 植 于 农 村 热 土 的 廉 政“ 种
子”，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党风廉政建
设的一方“养廉”阵地，生发出清韵满
地的“廉”花效应，并将其转化为“观
廉、思廉、倡廉、用廉、要廉”等内生价
值。林松峰一边指着屋内的布设，一

边介绍说，现如今这里摆放的书籍，
全都是纪委监委捐赠的。之后，这里
还将继续添置书籍，让“清廉斋”更为
丰厚，书香更加浓郁。

清廉斋的“廉”香效应，如今正在
凸显，不仅全镇党员干部前来参观学
习，东山县其他乡镇的党员干部，也
纷纷来到这农家小屋参观。诸多干部
参观后说，港西村运用好本地廉政资
源的做法与经验，可以“复制”与“活
用”。是啊！此“莲”一旦“移植”开来，

“廉”花开处，“廉”香到处，必将繁花
一片，清香满园。

盛世中华廉是基，乡村振兴正为
根。此地乡村的廉政情怀，不正是兴
盛家国的一个缩影吗？

3.
随着涌动的“人潮”，大家一并来

到“清廉斋”屋外 。但见一面墙上写

着：“井之源为泉，政之源为廉；饮水
思源，为官思廉；追源溯本，天下心系
最初心。”见此“良言”与“警语”，大家
蓦然回首，近在咫尺的一口“仙泉大
井”正在其对面。

我们走近详观，井水清澈，泉涌
不竭。水井之清泉与墙上之廉联，浑
然天成，合璧生辉。这真是：到此涤身
处，时光也无尘。

一名村民特意从这口古井打起
一桶甘泉，邀请诸位游客品尝。众人
饮下这地道的古井泉水之后，不禁莞
尔一笑：好一口回味无穷的仙泉！

“清廉斋”中品“清韵”，物无语，
悟无涯。这些看似随性而成之物品，
以及一间寻常农家平房，尽如一段时
光的倒叙，却是“廉”花物语最好的诠
释。因为它，是播撒在广袤农村大地
上的一粒鲜活异常的廉洁种子。我以
为，乡村倡廉，就应如此。

“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濯 清 涟 而 不
妖 ……”恍然间，我见到周敦颐依然
端坐于桂树丛中，手捧《爱莲说》，抑
扬顿挫地朗读着。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
检察院）

“廉”花物语
黄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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